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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但却显示了先驱者对待话剧艺术严肃认真的独立创造
精神。在上海时期虽然十分艰难，但翻译剧和自己新编的剧
都有。春柳戏有剧本是人人都知道的，有剧本台词不致散漫，
动作也有规矩。所以，众所周知春柳戏整齐、认真、严谨艺
术性高，来看的很多都是回头客。可是到了后期，春柳剧场
的保留剧目有限，编写剧本和排演的速度不可能满足观众每
天观看新剧目的要求，眼看着剧场经营一天不如一天，卖座
十分惨淡。为了维持剧场的生存，他们不得不使用“幕表”
编戏，演剧从此越来越粗糙，春柳也慢慢垮掉了。 
二 十分注重表演艺术 
话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成功与否的很大因素不
仅仅在于思想性方面，还在于能否给人艺术审美的感受，能
否吸引观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的表演是否精彩。
所以它不仅要求剧本杰出，而且对演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
中国古典戏曲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见精湛的表演
技能对演员的重要性。而话剧艺术刚刚在中国诞生的时候，
大多数剧社不注重演员在表演技能上的提高和完善，而更注
重在舞台上插科打诨，甚至以出丑来引起观众发笑。有社会
责任感的剧社，如进化团在前期虽上演了许多反抗暴政宣传
革命的剧目，但是因为过分注重话剧的政治效应，对话剧的
表演艺术也没有足够重视。为了及时配合革命宣传而匆匆忙
忙写了一张幕表，根本来不及排戏，演员根据各自性格的不
同总是分别扮演同一类型的角色，也形成了固定的表演模式。
这样的戏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并不是严
谨创作话剧的正确方法。春柳社同仁大多是真诚的热爱演剧
事业，并有一定的艺术根底，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表演要求十
分严格。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分别拜求过专门的戏剧艺术家
为师，如欧阳予倩、马绛士等曾向日本著名戏剧家学习过；
陆镜若则师承藤泽浅二郎，并与松井须磨子等著名演员一起
切磋琢磨表演艺术。陆镜若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还一度被春柳
社拒之门外，经过刻苦练成普通话后才许入社。欧阳予倩经
常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练哭练笑，一练就是半天。李叔同，“往
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
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供自己研究⋯⋯”
这些早期话剧艺术家对表演艺术的追求达到了近乎痴迷的境
界，所以才有了在台上的精彩表演。欧阳予倩回忆自己在《热
血》中扮演杜斯卡的情景（杜斯卡看到自己的未婚夫露兰画
了美丽的伯爵夫人的速写），“对着那张速写，我的呼吸短促，
胸口起伏，声音也变了”。曾孝谷在《黑奴吁天记》中扮演黑
奴妻意里赛，掌握了哭声的妙绝：“在对话中逐渐增加情感，
自然的变成哭声，然后再哭下去，这种地方，每次都博得了
极热烈的喝彩”。类似这样细腻精湛的例子还有很多。后期春
柳剧场在上海的演出，也以表演的整齐细腻而著称，名誉最
好，但是不能满足看客所要求的过分滑稽和意外的惊奇，眼
看不能维持生存。在这种“曲高和寡”的情况下不得不步人
家的后尘，春柳剧场失去了端庄严肃的面孔，而呈现出解体
的现象。 
三 多悲剧而少喜剧 
众所周知，西方以悲剧为真正的艺术，亚里士多德的《诗
学理论》奠定了悲剧的高贵地位。悲剧以高于常人的神或英
雄为主人公，他们由于犯了过失而毁灭或牺牲，给我们一种
崇高的感情，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喜剧则讽刺低于常人的
人，是一种轻松的调剂。好的喜剧作品讽刺人生丑态，如戈
里的《钦差大臣》；而悲剧能体现出全人类的命运，唤起观众
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如《俄狄浦斯王》。
在中国话剧初创期，喜剧的讽刺因素也有，但是大多是插科
打诨的逗笑戏，目的是迎合小市民轻松消遣的愿望，提高卖
座率。春柳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悲剧而少喜剧，从东京时
的《茶花女》、《黑奴吁天记》、《热血》，到新剧同志会时期的
《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猛回头》、《运动力》，再到上海
春柳剧场时依然保持这个传统，六七个主要的戏全是悲剧，
就是后来临时凑的戏当中，也多半是以悲惨的结局终场。《运
动力》以湖南省议会竞选议员为背景，揭露革命新贵们的腐
败状况；《社会钟》的结尾是哥哥杀死妹妹；《猛回头》的结
尾是妹妹杀死哥哥。其实春柳社以悲惨的结局结尾，或者在
剧中穿插很多悲惨情节的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而只
是相对其它剧社卖噱头挣钱的闹剧来说，比较严肃地反映了
许多现实问题而已。剧作者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想要以严肃认
真的态度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想让观众看过戏之后或
对社会认识的更清楚，或对人生有所感悟，这种初衷造成了
剧中多悲惨的故事情节。剧本中仍有许多粗糙幼稚的成分，
但作者对待话剧虔诚的态度本身就是可敬的。春柳的演员不
大会演不严肃的喜剧，喜剧在春柳剧场只能算是临时凑数的。
而中国观众对悲剧很不习惯，一般观众都愿看过戏后轻松愉
快，而不愿带着沉重的心情出戏院。春柳最终难以为继也是
因为看悲剧的人越来越少，而增加喜剧的分量之后又不如其
他剧社更会制造笑料，鹿不为鹿马不为马，最终走向破裂。 
理想和吃饭问题的对峙，以及诸多的社会原因使得春柳
剧场解散，但是春柳同仁对话剧艺术的理想永远也不会消失。
春柳剧场有次演出《茶花女》时天下大雨，场内只坐着三位
观众，他们本想给观众退票，但观众说有心看戏的就是知己，
为知己演戏不在观看的人有多少。他们听到这话热血沸腾，
到后台认认真真的化妆换衣，比平时演出更加卖力，可见他
们对艺术的态度真是达到了忘我的程度。眼看剧社难以坚持
下去，许多演员纷纷离开春柳，而领导者陆镜若背负着沉重
的债务，却还要同欧阳予倩等少数成员继续坚持下去，最终
活活劳累而死，春柳终于崩溃了。春柳社在动荡的历史时期
艰难的维持了近九年之久，虽然有得有失，但是其在剧本、
表演等方面对话剧艺术性的坚持，为中国话剧带来了良好的
开端，后来的许多优秀话剧都是从春柳社话剧中吸收营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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